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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回  鄭子明惱打園公　陶三春揮拳服漢

　　詩曰：　　時值梧風送晚涼，熏蒸猶是濕衣裳。

　　清泉未解行人體，偏使流殃頃刻嘗。

　　未得清流趣，先將瓜果嘗。

　　徑情無款曲，何徒怪強梁。

　　話說鄭恩因天氣炎熱，一心想浴，不道問路尋河，被人哄騙，卻指引到那樹林去處，空走了十餘里路，連水影兒也不見一些。

自知被人所欺，正欲回身而走，忽見那莊後露出一園，園門開處，見裏面滿地西瓜，大小不均，心中歡喜道：「樂子雖不得洗澡，

且把這瓜兒吃他幾個再處。」想定主意，不管有人沒人，闖將進去，就往那茂密之處，揀了一個絕大的西瓜，隨身坐在地上，把瓜

祇一拳，打成三四塊，遞到口便吃，古云渴不擇飲，鄭恩已是走得熱極，又見了這樣妙物，又甜又涼，可口生津，吃下肚去，臟腑

也是清爽。如何不喜。

　　當時吃了一個，又摘一個，把來打開，纔待上口，忽聽呀的一聲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把園門關閉，卻是管園的園公。他往鎮上去

買辦魚肉等物，買了回來，進園關好了門，回轉身走，正見有個黑漢坐在地上吃瓜，心中發惱，走上前來，喝聲：「黑賊！你是那

裏來的，擅敢闖進園來，偷取瓜吃。」鄭恩見他來問，把瓜放在一邊，笑嘻嘻的答道：「樂子走得渴了，因見你們的瓜生得中意，

故在這裏吃這幾個，值得甚麼，你便這等小氣。」那園公道：「好黑賊，別人家辛苦多時，成功了這園好瓜，正待貨賣，你這黑賊

卻來現成受用，你偷吃便道生得中意，我們自己種下的倒不中意！」鄭恩道：「你這等說，樂子便不吃了。」園公道：「也罷，你

既吃了我瓜，老實給還了錢，我便放你出去。」鄭恩道：「這卻難哩，樂子又沒有帶錢，那裏得給你，祇算你做個東，請了樂子

罷。」那園公把樂子聽成了老子，便啐了一聲：「誰是你的老子！你老子從來不肯請人的，你偷吃了瓜，休說這夢話，還了錢便

罷，若不還時，我有本事請出一個人來，把你這賊弔打三百，還要剝你的狗皮抵瓜錢。」鄭恩聽了，心頭火發，大罵：「驢球入

的，樂子吃了幾個瓜，你們便要弔打，剝樂子的皮，若樂子討了你們女娃娃的便宜，你待怎的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立起身來，照著

園公一掌，打了個倒栽蔥。那園公跌得昏天黑地，爬將起來，手裏的魚肉多沾了泥。他把鄭恩狠狠的看了一看，竟往裏面跑去了。

　　鄭恩不去理他，仍然坐下把瓜來吃。原來這莊有名的，稱為陶家莊。莊上的員外名喚陶尚仁，為人極是忠厚。所生兩個兒子，

一個女兒，長子名喚陶龍，次子名叫陶虎，女兒名為三春。那員外安人都已去世，剩下陶龍兄妹三人，一同過日。廣有田園，豐於

積貯，這瓜園也是他的，算得是個富厚之家。這日陶家弟兄俱不在家，祇有這位小姐在莊內。從來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，性格溫

柔，繡口錦心，甲於遠近。即或容顏不能美麗，而舉止之間，自有一段蘭質飄香之趣。獨有這位小姐，另有希奇，不同庸眾。說他

的美貌，實是嬌羞。道他的身材，果然裊娜。看官不信，請看在下的贊詞，便見果否：

　　貌怪形容醜態，青絲髮金線蓋。黑肉豐頤，橫生孤拐。膂力舉千斤，鐵漢都驚駭。金蓮躑地成聲，錯聽樓船過海。家中稍有不

如心，打得零星飛一派。

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，更且身粗力大，不必論他別件，祇說他兩條膀臂，猶如兵器一般，憑你勇猛的人，也不敢近他的身。自小最

好武藝，愛看兵書，十八般兵器，件件皆能，跑馬射箭，祇當玩耍。家中的莊丁使女，略有不遵使令，祇消抓住了一把，捏得人痛

叫連天，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氣。遠近村莊聞了他名，真的頭腦兒都痛，因此背地裏送他一個隱號，叫做母大蟲。就是他兩位哥哥，

也敬之如神，並不敢違拗他心性。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臨凡，奉玉帝金旨，叫他扶助真主，開基創業，掃滅群雄。後來趙太祖三下

南唐，在壽州被困，陶三春挂印為帥，領兵下江南解圍救駕，在雙鎖山收了劉金定，二龍山活擒元帥宋繼秩，刀劈泗水王楚豹，有

這許多功勞。目下年當一十八歲，乃是金霞聖母門徒，且又算命打卦，都說他有王妃之福。因此哥嫂更加愛惜。

　　這日，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觀看兵書，祇見丫鬟來報，說是瓜園裏來了一個黑大漢，在那裏偷取瓜吃，把園公打壞了，現在外

面，請小姐出去。三春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分付：「傳叫莊丁，預備繩索，跟我到園中去拿捉偷瓜狗賊！」即時站起身來，邁步

出房，帶了一眾丫鬟，竟往瓜園而來。祇見那園公正在外面等候，見了小姐，便訴說道：「姑娘，當不得，這個偷瓜的黑漢力大無

窮，他在那裏偷吃，我說得幾句，他就一掌，險些兒跌個沒命，喏，臉上兀是這般青腫，姑娘出去，務要仔細，不要失手與他纔

好。」三春喝聲：「奴才，沒用罷了，還要多說。」那園公不敢言語，讓小姐過去了，跟隨在後。三春來至園門首，抬頭看去，果

見一個黑大漢坐在地上，如狼餐虎咽一般，在那裏吃瓜。三春道：「你們且莫跟來，都在這裏伺候，待我拿住了他，你們來扛，切

不可聲張，被他走了。」那些莊丁使女，一齊立住了腳，在門外等候。

　　當時三春把頭上烏綾帕緊了緊，把裙子整個結實，捲起袖兒，緩步進了園門，望鄭恩坐處而來。那鄭恩因把園公一掌打走了，

放心樂意，坐在地上盡量而啖。況是天氣炎熱，食腸又大，越吃越有滋味，約有五六個大瓜，埋在肚裏，此時尚在吃得高興。猛抬

頭見了這個女子走來，心下想道：「看這女娃娃走來，與樂子做甚，咱且莫去管他。」此乃鄭恩自恃力大，藐視三春是個女子，不

作提防。且見三春又走得消停，不像與他對付的模樣，所以鄭恩祇顧吃瓜，不去理他。這便是鄭恩吃虧之處。

　　那知陶三春遠遠見了，暗罵一聲：「黑賊怎敢藐視於我，我若不把你打爛了，也不敢姓陶。」那些莊丁使女，都在園門後探頭

探腦的張看。當有那個被打的園公悄悄叫道：「臘梅姐，這個偷瓜的賊，不知他有多少力氣，兩隻手扯開，就像簸箕一般，把我這

一掌，猶如打了一杠子的相似，恁般疼痛，我家姑娘要去拿他，若被他楞頭的幾拳，祇怕也要叫屈哩。」旁有春香接口道：「不相

干，你可記得舊年麼，我家的這個碾盤子，有七八百斤重，被雨淋坍了碾臺子，重新要砌，五六個人抬也抬不動，卻被姑娘提了上

去，這樣重的不費氣力，何況這個黑漢。」臘梅道：「他整日裏祇說我們沒用，道是沒有沾著，就要嚎叫。他不說自己的手重，祇

說別人挨不得打，今日遇著主兒，叫這黑大漢打他幾下子也好。」說罷，眾人都掩口而笑。

　　說話之間，三春走到鄭恩面前，把手一指道：「你這黑漢好沒分曉，人家費錢賠力種下的瓜，你不問生熟，倚仗強梁，進來白

吃，還要打人，是何道理？」鄭恩身也不動，睜著兩隻雌雄眼，瞧定了三春，說道：「女娃，你在這裏說樂子麼？」三春聽了，惱

觸心懷，雙眉一皺，二目圓睜，喝道：「黑賊！你因天熱偷瓜，也便可恕。打了園公，亦還饒得。絕不該大膽胡言，欺負於我，你

要做誰的老子！」右腳往前祇邁上一步，伸手過來，抓住了鄭恩，往前祇一提。這小姐果是利害，兩條臂膊，好似牛筋裹了鐵尺，

這一提，又往下一按，早把鄭恩跌了個撲勢，背朝天，臉著地，鼻孔嘴臉都印了泥。三春左手按住了鄭恩，右手舉拳，向他背梁上

一連幾下，打得鄭恩火星直冒。那些莊丁使女看見三春已把黑漢按倒，一齊上前說道：「姑娘，著實按住，不要被他走了。」

　　鄭恩祇因不曾提防，被他按倒，打了幾下，心中發急，欲要掙扎起來，無奈背上好似一堵城牆壓住了，再掙也掙不起，祇把兩

手向地上亂扒。一莊丁說道：「黑大漢，你不要祇管扒，扒深了坑，就埋你下去，把你爛了，做灌瓜的肥壅哩。」又說：「姑娘，

他不知你的利害，索性再打他幾下，叫他知道，下次不敢再來放野。」三春掄起拳頭，又是幾下，打得鄭恩怪叫不止道：「樂子吃

了虧。」三春惱的這一句，喝道：「好黑賊，還敢胡說，你是誰的老子？」那園公要報打他之讎，便接口說道：「姑娘，他討便

宜，要做你的老子。」三春大怒，提起拳頭，一連又是十數下，打得鄭恩痛苦難忍，叫號連天。園公嘻著嘴笑道：「黑賊，你原來

也遇著上風了，你倚仗自己力大，欺我沒用，誰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，黑賊啊，這叫做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惡人還被惡人磨！」三春

聽說，罵一聲：「該死的奴才！誰許你多講，還不走開。」園公聽了，往後退去。三春便叫一莊丁，把繩索過來捆了。那莊丁拿過

兩條索子，正要上前動手，三春喝聲：「放著！」自己依然按住，叫那幾個使女攏來，一齊伏事，登時把鄭恩四馬攢蹄，捆得十分



堅固。三春分付莊丁：「與我抬到前廳去。」莊丁不敢怠慢，拿了一條扁擔，穿了繩索，一頭一個，扛了就走。三春帶了使女人

等，一齊簇擁在後，都到前廳，將鄭恩放在廊檐下。

　　鄭恩一堆兒橫在地上，睜開雌雄眼，往廳上瞧去，祇見陶三春獨坐中廳，兩邊立著幾個丫鬟，階下立些莊客。將三春細看，實

是怕人，但見：

　　烏綾帕束黃絲髮，圓眼粗眉翻嘴唇，

　　臉上橫生孤拐肉，容顏黑漆長青筋。

　　陶三春這副容顏，越瞧越怕，與那廟中塑的羅剎女也不差上下。鄭恩方纔追悔：「樂子錯了，咱祇把他當做女娃娃，誰知他倒

有偌大的力氣，樂子一時不防，被他按倒在地，打了這一頓，還不肯放，又把樂子捆在這裏，明日若使二哥知道，怎麼見人！」鄭

恩從來不曾吃過這樣大虧，那手腳上的繩子祇往肉裏鑽。欲待出言罵他幾句，又怕他的拳頭利害，白被他打，欲要哀求討饒，做好

漢的人，如何肯服輸，滅了銳氣。沒奈何，祇得說道：「女娃娃，樂子吃了這幾個瓜，該要幾貫錢，樂子去拿來賠罪。」三春大喝

道：「好黑賊，還敢胡言，與我掌嘴！」這一聲喝，鄭恩再不敢言語。

　　三春暗想：「這賊出言不遜，其情可惱，理該打他一頓棍子，放了他去，祇是可笑我哥嫂常常說我不守閨門，無事尋非，動手

打人，這般冤屈，我如今若放了他去，嫂嫂必定輕言重告，說我生事打人了，不如把這賊捆在這裏，且等我兩位哥哥回來，憑他發

落，也見得不是虛情。」想罷，立起身來，分付莊丁：「用心看守，等你大爺二爺回來發落。」說畢，帶了丫鬟，自回房中去了。

且說鄭恩見陶三春走了進去，心裏暗暗的罵道：「這驢球入的女娃娃，把樂子捆在這裏，還不肯放，要等甚麼哥子來，樂子也算是

個好漢，關西一帶地方也有個名兒，自從在十八灣頭救了二哥，孟家莊上降了妖怪，大江的風浪，經過了多遭，如今倒在死水裏翻

了船，敗在這陰人的手裏，辱沒了樂子的聲名，樂子若出了他門，管取把這些狗賊殺盡，方纔報得此讎。」正是：

　　雖然吃下眼前虧，他日風光誰得歸？

不說鄭恩在陶家莊受苦。

　　且說匡胤見日色西沉，不見鄭恩回來，心下著忙，叫聲：「列位賢弟，你們的三哥往那裏去洗澡，這會兒還不見回來，其中必

有緣故。」」張光遠道：「他既然歡喜洗澡，必定還在那裏浮水哩，有甚麼緣故？」匡胤道：「他雖然略知水性，但貪心過度，一

時魯莽，或者淹倒水中，事未可定。」羅彥威道：「這倒論不得。」鄭恩乃是匡胤患難弟兄，怎不挂念。便對張羅二人道：「賢

弟，可同愚兄往彼一看。」二人允諾，便與匡胤一同上馬，望了鄭恩去路而走。

　　行過多里，並不見有河水，也不見有鄭恩的影兒。匡胤心裏發急，遍體汗流，策馬又望前行。忽聽得那首田中，這些收割的

人，在那裏說話道：「老哥，也算這黑漢造化低，吃了這大虧。」匡胤聽這話頭有些影響，就把馬帶住了。張光遠問道：「兄長為

何不行？」匡胤道：「你不聽見麼？」二人會意，便不復問。祇見那一個問道：「這黑漢，曉得他是那裏人，不知為甚的惹了他。

」這人答道：「看這黑漢，像山西人，說得一口的山西話，人材也生得高大，力氣也來得勇猛，祇因闖進園去，偷吃了瓜，園公說

了他幾句，這黑大漢動手就是一掌，打得園公爬了半日。那小姐出來，不知怎麼的，就把黑大漢按倒在地，打了一頓，還不肯放，

至今捆著在那裏哩。」那人聽了不信，道：「祇怕沒有此事，你今日又沒有到他家裏去，怎知他又去打人，有這許多備細，你莫不

是亂說裝他威勢麼。」這人道：「不然我也不知，祇因方纔回家去，遇見了他家的莊客，他對我說了，所以得知。」

　　那匡胤細細聽了，心下已是明白，暗罵一聲：「黑賊，貪了嘴，便把身軀像了個梆子兒，祇離了我，便去挨人的打。不知這小

姐怎樣一個人兒，住在那裏，何等樣人家。我且問他一個的確，再作道理。」遂叫聲：「朋友，借問一聲，這位小姐是誰家的女

兒？住居何處？」那農夫抬頭見那匡胤生得異相非凡，行伍打扮，張羅二人也是軒昂剛毅，不敢輕慢，說道：「三位爺不像我們這

裏人。」匡胤道：「我等住東京。」農夫道：「爺們既住東京，問這小姐有甚緣故？」匡胤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是山西人，生得

黑面長身，因無事出來遊玩，不見回來。方纔聽朋友說，甚麼小姐拿住了一個黑大漢，故此動問，望朋友說明住處，好去尋他。」

那農夫答道：「要去尋他，也是不難，離此東北上，那林子裏過去，就是他家的莊子。這小姐姓陶，閨名三春，父母都已亡過，祇

有兩個哥哥，一個叫陶龍，一個叫陶虎，家中盡好過日，這小姐今當一十八歲，未曾受聘，他雖然是個女兒，卻是比眾不同。」匡

胤道：「怎見得他不同於眾？」那農夫道：「他喜的是弓馬，愛的是刀槍，打的是好漢，兩個哥哥也不敢管他。故此莊裏人與他起

個號兒，叫做母大蟲，遠近的人都是聞名喪膽的，爺們若去見他，祇可軟求，不宜硬講。」匡胤道：「因甚硬講不得？」農夫道：

「爺們不知這小姐力氣又大，見識又高，若有人觸怒了他，總沒有半點兒便宜人手，因此沒人敢去撩撥他。爺們此去，也不必見

他，祇和他兩個哥哥理說，必有好處。他的哥哥最有理信，從來不曾得罪於人，爺們與他說話，包管救得朋友了。」

　　匡胤起先聽他說陶三春把鄭恩打了一頓，還捆著不放，心中已是火發，就要問明住處，恨不得一步跨進他家，將這小姐一劈兩

半，方泄心頭之氣。後來聽了他兩個哥哥知得道理，是個好人，便把怒氣消了。把手一拱道：「朋友，承教了。」遂與張羅二人各

催坐騎，往東北裏陶家莊上而來。有分教──化怒成歡，破凶為吉。正是：
　　暗裏絲蘿曾繫足，明中肝膽自知心。

畢竟匡胤此去，可能見得陶三春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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